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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你，这个时

候少说话，内心要有定力。流量最

多一年、少则半年就过去了，但是

你的艺术是会永恒的，所以后面要

怎么样做更好的作品，这是正道。”

也就在这之后，陈丽君越发谨言慎

行，不是排练就是演出，能回绝的

媒体采访尽量回绝，不必要的社交

场合尽量不参加，诚如她自己所说

的那样：“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还远着呢。观众

把这份情感放到了我身上，也不是

对我一个人的，是对于戏曲的这种

尊重和支持，而不是我陈丽君好到

那份上。”

成功者的经历大都相同，刻苦、

勤奋、坚守与牢牢抓住机遇。实力

破圈，人间清醒。陈丽君的故事不

仅仅是一个越剧演员的成长历程，

更是一个普通女孩如何通过努力和

坚持实现成功的真实案例。她用自

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只要有梦想，

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够在舞台上发

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价值。

越未来越可期

这是一个越剧女小生为所在行

当争取受众许久后，突然迎来剧种

新一轮关注热潮的励志故事。但事

实上，女子越剧并不是现在才红起

来的。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

授姜进所强调的那样，越剧的“女

性身份和与之伴随的性别关怀契合

了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的时代浪潮，

在当时三百多个地方戏剧种里，女

子越剧是唯一一个单性别（女性）

舞台”。而在茅威涛的理解中，女

小生塑造的男性，是一种现实生活

中不可能有的、理想化的创造。“我

首先是个女人，去审视男人，然后

用身体扮演了这个男人，这样双重

审美之下呈现的东西，是非常假定

的，也是理想化的，更是浪漫的。”

放眼越剧曾经的光辉岁月，早

在“顶流”这个词发明之前，袁雪芬、

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

王文娟等越剧流派创始人就用唱腔、

演技、实力、人气和绝代风华诠释

了“顶流”的含义。女子越剧自诞

生那天起，就是自觉的剧场艺术，

始终将创新融在血液里。在大都会

上海，演出市场竞争激烈，文化环

境中西混杂，越剧为了立稳脚跟，

转益多师。话剧和昆曲，是越剧的

两位“奶娘”。袁雪芬生前曾这样

回忆当年的改革与创新。1946年5月，

袁雪芬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

成越剧《祥林嫂》上演，震动上海

文艺界，从此有了“新越剧的里程

碑”。1958 年，越剧《红楼梦》公

演不到一个半月就演出 54 场。1962

年，越剧《红楼梦》被拍成电影，

在那个电影票只卖2毛一张的年代，

影片仅在 1978 至 1982 年间就创下

票房 2 亿多元。

茅威涛一度并不接受“非遗传

承人”这个名号，因为“非遗”似

乎意味着“已经完善到不能再去改

动”了，而且需要被保护，不然会

濒临灭亡 ...... 但事实上越剧还很年

轻，远未到定型的阶段，“我还是

个先进生产力，干嘛要你保护，我

还能养活自己”。作为从业者，茅

威涛不希望越剧被摆放进博物馆，

成为一种过去文化的代表。特别是

在卸任小百花团长、离开体制之后，

茅威涛对一些事情看得更清了：补

贴可能滋生温床，“刀枪入库马放

南山”的作品不少，但另一方面，

在没有大的支持的情况下，想做事

的人依然在耕耘着。她相信，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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